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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往 开 来 创 新 境 界
——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高 昌

儿童文学创作不能一味迎合市场

“莫道已成尘，再生如有神。

诗骚觞滥久，班马派流新。志念

凭营构，物华任饰陈。诸公高会

日，浏亮蓟门春。”这是故宫博物

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

淼写给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

坛的贺诗。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繁荣

现代辞赋创作，由中国碑赋文化

工程院、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凤

凰卫视、香港《文汇报》、《中华辞

赋》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辞赋

北 京 高 峰 论 坛” 日 前 在 北 京 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许嘉璐，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

国 新 闻 文 化 促 进 会 副 会 长 李 东

东，新华社原副总编辑、《中华 辞

赋》杂 志 社 社 长 闵 凡 路 和 马 识

途、廖奔、郑伯农、李文朝、魏明

伦 等 海 内 外 专 家 学 者 、传 媒 人

士 、辞 赋 作 者 200 多 人 出 席 论

坛。以“中华辞赋的传承与创新”

为主题，论坛探讨了辞赋文化如

何为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

生康乐、社会和谐、民族复兴服务等

议题。

辞赋依然具有特殊意义

许嘉璐指出，辞赋具有以诗

言志、折射时代的重要作用，当前

这一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伟大时

代，应是诗歌风起的时代。而辞

赋的写作、吟诵还能助人凝思，培

养社会群体的创新意识，以推动

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他说，辞赋

曾是中国汉代的主要文体，在文

学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依然具有

特殊意义。一是辞赋如同陈酿，

需要慢慢品味，能吸引感染人们

读书、思考、想象，抗争当前社会

的浮躁；二是作为文学奇葩，辞赋

的存在，能为中国文学添一道风

景；三是辞赋通过创作与传播，在

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流传开来，可

以“爽社会之耳”，不仅能影响到

文学创作、学术论文，更能继承传

统，激发情智，借事抒情，歌颂今

天，流传后世。

李东东在开幕词中，对辞赋

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发展历史

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与回顾。在展

望 辞 赋 发 展 前 景 时，她 强 调，今

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的历史征途上，辞赋文学又呈

兴盛之势，为讴歌社会主义建设

成就和各民族人民美好生活，为

赞颂中华锦绣河山和翻天覆地的

变革而极尽其文学使命。

李东东指出，辞赋是中华民

族共有的精神遗产，振兴辞赋必

须依靠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有普

及才有提高，从汉唐做赋人数之

众，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个时期的

传 世 辞 赋 较 多，辞 赋 集 诗 词、散

文、韵文等于一体，需要才华，更

需要作家的思想境界、宽阔胸襟

和体察民生的人文情怀。好的辞

赋作品是学养、品德、创作实践长

期积累的结果。

闵凡路认为，辞赋之兴，是国

运之盛的必然结果。辞赋与时代

同行，才更具活力。辞赋只有创

新，才能发展，才能普及传承。辞

赋文化传承发之历史重任，要靠

政府、社会和众人之力推动，更需

赋家齐心协力。

古赋为体 今辞为用

关于辞赋的传承和创新，成

为论坛上一个热烈的话题。饶宗

颐在贺信中特意提到“继往开来，

创新境界”这八个字。周汝昌则

对辞赋未来发展提出“讨、保、导、

表”四 个 关 键 字 。 讨 即 讨 论、探

讨，要让今天的人知道辞赋的源

头 和 历 史；保 即 保 存，保 存 历 史

上、今天的优秀作品；导即导引，

要开创未来；表即表扬，对优秀的

创作者，尤其是年轻人，给予荣誉

上的肯定和鼓励。

霍松林说：“我热爱辞赋，力

图弘扬辞赋文化。”他重述了自己

在《辞赋大辞典》的序中谈过的几

点看法：一、世界各国几乎都有诗

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文体，而

辞赋则为中国所独有。从这一意

义上说，中华辞赋是中华文学的

独特代表，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

占有重要地位。二、辞赋勃兴于

秦，大盛于两汉。汉赋中的许多

杰出作品，不仅多方面反映了大

汉盛世的社会面貌和文人心态，

而且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美文学高

潮，为魏晋文学的自觉开辟了道

路。三、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辞

赋文学不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求变求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其

它文体的创作。他表示，在普及

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

普及，循环往复，则大盛于大汉盛

世的辞赋必将在现代意义上大盛

于中华盛世，又一次掀起美文学

创作高潮。

闵凡路认为，辞赋之美，妙在

语言神奇，体物写志，铺采摛文，

纵横挥洒。强调“古赋为体”，就

要求我们遵循辞赋的基本规律、

体征、特点、韵味，保持其内涵恢

弘、文词华丽、句式工整（包括骈

对）、音韵铿锵之美，以有别于诗

词散文等文体。但是，辞赋发展

到 了 今 天，又 必 须 适 应 时 代，为

时 代 服 务，让 民 众 喜 爱，被 后 人

传承。这就要“今辞为用”，使用

现 代 文 学 语 言 表 现 现 代 生 活 。

应 改 变 古 赋 用 典 过 多 ，生 僻 连

篇、晦涩费解、过于冗长之弊端，

做到清新、明快、华美、生动、易

懂 。 辞 赋 创 新，应 当 包 括 思 想、

题材、意境、语言、结构等各方面

的创新。师古而不泥古，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

诗词曲赋需要珍惜和保护

廖奔在论坛发言中论述了诗

词曲赋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独特价值。他说，今天世界眼

光已经开始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十年来，各国申报的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可 以 说 数 以 百 千

计，但是人们好像还没有注意到

语言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遗产，

而文字又是语言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诗词曲赋则是人类语言和文

字赋予美学意味的精粹结晶，是

具有独特价值的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担

负保护本土文化资源、守望精神

家 园 的 重 任 。 什 么 是 我 们 的 精

神 家 园 ？ 他 认 为 古 典 诗 词 曲 赋

是 寻 找 我 们 情 感 寄 托 、身 份 认

同、精 神 归 属 的 对 象 之 一，也 就

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每

到 诵 起“ 床 前 明 月 光，疑 是 地 上

霜”“ 少小离家老大回”“ 小桥流

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

名句，唤起的是我们对人生 旅 途

的 沉 醉 ，这 些 都 沉 淀 为 我 们 民

族 的 集 体 记 忆 ，化 为 我 们 民 族

共 同 的 精 神 魂 魄 。 诗 词 曲 赋 因

而 成 为 我 国 独 特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需 要 加 以 百 倍 的 珍 惜，好

好 保 护 。诗词曲赋在我们今天

创造和谐社会的文化氛围，自有

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97 岁的老作家马识途说，一

向历史传统学习，一向人民群众

学习，任何艺术，概莫能外。希望

新诗人除了民间采风外，还多读

一点传统诗词歌赋。那里的确有

许多名传千古的诗人，他们的诗

词名作传唱百代而不衰，绝非偶

然，必有可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

因素。希望新诗人也学会以传统

诗词写新生活。不少老诗人写的

传统诗词，有惊人的成就。他表

示更希望传统诗词歌赋的作者，

除注意继承传统血脉，还要注意

以新词新语新格调写新生活。

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

郑伯农则指出了二十世纪在文体

上的两个变化，一个是小说取代了

诗歌，成为文学交响乐中第一小提

琴；第二，新诗取代了旧体诗，一

度 成 为 诗 歌 的“ 独 生 子 女”。 他

说，现 在 文 体 又 发 生 了 变 化，小

说仍然是重要的文体，但传统的

文体则纷纷在复苏，诗词、楹联、

辞 赋 等 等 都 在 复 苏 ，发 展 前 景

非 常 广 阔 的 。 经 过 近 一 百年时

间，说明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打不

倒的，有生命力的。今后诗词界

和辞赋界一定会亲密合作，共同

发展，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把传

统的中华文化加以弘扬，和新时

代相结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创造出新时代的诗词、新时 代 的

辞赋。

节日是一个地域的人们由于

自然原因、社会原因在历史上形

成的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日子。端

午节作为最有民族特色的节日之

一，至少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如果究其产生原因，历史就更长

了，主要有三个来源：（一）应对

“夏至”节气的季候变化而引起自

然生物性反应，借助巫术进行驱

疫防瘟；（二）应对农

历“ 五 月 初 五 ”具 有

阴 阳 交 合 的 数 字 所

引起的心理反应，所

采 取 的 祈 福 禳 灾 措

施；（三）对中华民族

龙 图 腾 的 信 仰 而 形

成 的 祭 祀 活 动 。“ 夏

至”是中华民族对天

文 学 的 伟 大 发 现 ；

“ 夏 历 ”是 把 阳 历 和

阴历巧妙结合，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 龙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伟大创造。这三点，

使 端 午 这 个 节 日 塑

造了中华民族“天行

健 ，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和“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的处世

精神。“龙”体现了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和

合 圆 融 的 宽 广 胸

怀 。 正 是 这 种 自 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使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战 胜

多 少 艰 难 困 苦 得 到

发展；正是这种厚德

载物的民族品格，使

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凝

聚 日 益 壮 大 ；正 是

“龙”身 上 体 现 的 多 元 一 体 的 哲

学思想，促使了多民族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这样深邃的思想必

须体现到具体人物上才能生动

具体，于是各地区就选择了不同

代 表 人 物 ，以 便 使 这 种 精 神 人

格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

断有受人尊崇的贤德人物加入

节 日 祭 祀 名 单 之 中 ，最 后 形 成

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五大节日传说

人物。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一位

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杰出的政治

家，因看到国家沦亡而悲愤投河自

杀。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名将，

因遭到佞臣的诬陷被逼自杀，也是

一位悲剧型政治家。陈临是苍梧

太守，组织人民开沟设堤，疏导积

水解决水患，因公殉职在水利工

地，受到人民赞扬，等等。从端午

节所纪念的历史先贤人物事迹来

看，端午节的节日精神首先是爱国

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人生价

值观、是一种感情寄托、是我们民

族团结的精神旗帜。

节日虽然起源于人们对自然

界变化的应对措施，但节日的发展

是靠历史积淀下的人文精神。端

午的节日精神最初体现的是“以人

为本”，是对人自身的生命关怀；通

过不断的发展，上升

为对“人生价值”的追

求，对爱国主义精神

的颂扬。节日文化上

属 于 人 们 的 时 间 生

活，人们用有声、有色

的民俗文化事象，度

过无形无声的时间。

不断反复，达到对节

日精神的高度文化认

同，形成了一股伟大

而又神秘的力量。这

力量主要表现在人们

共同约定的民俗文化

事象中。

端午节的民俗文

化 事 象 非 常 丰 富 多

彩，主要反映在五大

方面：第一，端午是个

诗人节。把一个全民

的盛大传统节日和一

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

人屈原结合在一起，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浪

慢情怀。第二，端午

是个体育节。龙舟竞

渡 反 映 的 是 集 体 主

义精神，只有齐心合

力 才 能 夺 得 胜 利 。

除赛龙舟外还有“蹴

球 ”“ 角 球 ”“ 赛 威

呼”…等多种多样的体育项目。第

三，端午是个卫生节，表现的是对

人身体健康的关怀，是弘扬中医

药文化的重要时间。第四，端午

是个社交节。重点调节的是以地

域为单位的社区人际关系，许多

地方赛龙舟均是以乡、镇，村为单

位组队进行。第五，端午是个美

食节。粽子集中反映了中华美食

“食材广泛，烹饪多样，医食同源，

口味齐全”的特点。

端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

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继

承它、享受它、发展它。人民是节

日的主人，每个人均可以为节日增

加色彩。通过端午 节 的 民 俗 活

动要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

文化责任、文化前途更加热爱和

明确。

京剧《成败萧何》之所以能立

足当代文化语境，在于向人文思

考与美学表达两个维度的掘进中

寻觅到一条传统艺术走向现代的

通途。《成败萧何》涉及了道德、责

任、友情、生命、人格、天性、人的

尊严及国家与个体关系等伦理范

畴，具有丰富的现实内涵，能启迪

当代人思考，是一部引发“人文—

历史哲理”思考的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

一

京剧《成败萧何》颇具人文品

格，对社会、历史、时代与现实具

有锐利的穿透力。上海京剧院站

在 今 天 应 有 的 思 想 高 度 重 构 想

象，重新观察、审视和梳理这段尘

封已久的历史，试图探究这一历

史悬案中深蕴的文化内涵。将剧

作旨趣定位于对“成败岂能由萧

何”的哲理思辨，由历史人物个体

生命轨迹演绎出一场发人深省的

历史悲剧。

剧作以韩信被杀始末为故事

主干，串连起跌宕多姿、环环相扣

的情节线，又不停留于叙事表层

的惊心动魄，而着力探究人物内

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注重人物深

层心理意识的挖掘，竭力开掘出

人性的复杂、诡秘和剧中人的真

实心性。创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

把笔触探入人物心灵深处，精心

演绎萧何、韩信、刘邦、吕雉、钟离

昧及萧静云等活龙活现的人物性

格、心理、意志、情感纠葛及命运

走向。创作者笔力所致全在于写

人、写心，把握了以人为主体的创

作思维，是真正把人当做表现的

目的而非传达理念的手段，由此

回归到戏剧本体的艺术表达。剧

作力求揭示不同人物的一次次戏

剧 行 动，乃 至 一 句 念 白、一 段 唱

腔、一招一式身段工架背后的行

为动机和心理依据，挖掘出各自

的行为逻辑和性格逻辑，使当代

观众能窥测到人物的心灵状态并

与他们产生心灵感应。

创作者将笔底人物投放到滚

滚滔滔、雄浑磅礴的历史大势裹

挟之下，对他们个体生命的局限

和陷入群体的无奈表示理解、同

情、悲怜与感慨，并由此进入人性

反思。创作者以此视角向人文—

历史哲理又一次掘进，力求使作

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和

弥足珍贵的人文价值。

二

京剧《成败萧何》的戏核是，

当初鼎力举荐良将韩信的丞相萧

何，迫于皇权高压参与了宫廷杀

戮，沦落为刘邦、吕雉谋杀韩信的

帮凶。同是一个人，“十年前举荐

韩信，十年来力保韩信，十年后追

杀韩信”，其立场的颠覆性逆转匪

夷所思，戏核就深藏于这复杂的

历史悖论之中。这是一场有关生

命、人格和人之尊严的持久较量，

演绎出一部封建政体内部血与火

激烈交锋的、活生生的历史。剧

作展示了独立人格与封建皇权的

尖锐冲突，揭示出文化人格被践

踏和精神意志被奴役给人的心灵

带来的巨大伤害。西汉初年君臣

上下剑拔弩张、不可调和的剧烈

冲突终于酿成了这场大悲剧，尽

管对峙双方各自都有合理性，不

能简单地以是非善恶褒贬。我们

从悲剧的冲突双方各自占有合理

成分，也可多少体味出黑格尔悲

剧美学思想的意味。

这部作品中最大的悲剧人物

应是大汉丞相萧何。想当初，萧

何鼎力举荐韩信；十年来一直回

护韩信、力保韩信；十年间肝胆相

照，相互视为生死知己。刘、吕皇

权集团借刀杀人，瞅准了萧何的

软肋下手，施展卑鄙伎俩以软硬

炮弹狂轰滥炸，终于把他拖下了

水。剧作者正是沿着这条线索铺

陈，营造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

情境，把人物逼向绝境。创作者

在事件、人物关系与人物置身的

环境三者构成的巨大心理场中，

掀动人物内心风暴，在剧中人情

感、意志翻腾的波澜中透视其内

心世界，凸现人物性格及其发展，

推动人物命运逆转，将萧何逼入

了“事君王与保知己定难周全”的

两难境地。萧何必须直面灵魂的

拷问，必须经受“忠义不能两全”

的煎熬，怎不叫人“心意彷徨进退

维艰”？

“十年前月下相追追将才，十

年后月下相追追命来”“天是同样

的天，月是同样的月，人是同样的

人”，然而萧何的心境却有着天壤

之别。萧何的心中十分纠结，外

部事件的巨大压力与内部心灵的

苦苦挣扎互为表里。背负着恪守

传统文化人格的沉重十字架，在

他的良心天平上，既紧紧地攥着

道德的砝码又牢牢地守护着做人

的准则。可以想见，当萧何迫于

情势做出这万般无奈的抉择时，

他必须直面、必须承受的是人性

被撕裂、人格被撕裂、心灵被撕裂

的剧烈创痛。这创痛是外部世界

强 加 给 生 命 个 体 的 不 能 承 受 之

痛。“ 卖友求荣”历来为人不齿。

刘、吕皇权集团将其置于不仁不

义之地，堂堂丞相顷刻间尊严荡

然无存，顷刻间蒙受奇耻大辱，他

将背负千古骂名，他将被永远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里，观众

已 无 情 地 撕 碎 了 封 建 道 德 的 面

纱，将向以道德立世的丞相萧何

掩藏于面纱之下卑微、怯懦的人

性弱点暴露无遗。然而创作者却

无心耽恋道德评判，其重心全在

于“ 成 败 岂 能 由 萧 何”题 旨 的 揭

示，全在于把这种历史大趋势下

个体生命的局限和生命群体的无

奈像特写镜头一般放大，推向观

众面前，由此启迪当代人对历史

文化做出应有的独立思考。

其实，萧何的人生悲剧依附

于一定的人类价值秩序，依附于

古代士人在“修齐治平”传统范型

的修为中，力求实现历史担当、实

现自我生命价值的苦苦求索，依

附 于 入 世 者 在 政 治 理 想 和 道 德

理 想 两 极 间 徘 徊的双重人生追

求 。 萧 何 的 无 奈 是 带 有 普 遍 性

的，这是个体的人陷入难以自拔

的人类伦理困境时普遍会遭遇的

无奈。创作者显然跳出了非黑即

白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跳出了

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意识

形态的拘囿，已立于更高的视点

俯瞰人生，体味生命的价值和人

的尊严，力求赋予作品更深厚的

文化蕴涵。

三

这部新编历史剧在对韩信这

一艺术形象的塑造中，似乎寄寓

了现代人格理想。作品所涉及的

人物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正与当

代人渴求独立人格、心灵自由、天

性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等现代意

识涌动相对接吗？我们看到其中

渗透了创作者对生命价值、人生

境界及人生态度的觉悟，也凝聚

着创作者对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

取向的期盼，甚至可将其视为对

当代人价值选择、价值确立、价值

定 位 或 价 值 建 构 的 一 种 参 照 与

引导。

作品显然已超脱对人物做一

般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评判，也超

脱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制度文化

批 判 。 透 过 历 史 生 活 表 层 的 叙

事，作品已触碰到民族性格中的

集体无意识，触碰到民族文化心

理结构的深层，试图突入精神价

值腹地去勘探时代精神、民族精

神和民族的灵魂；试图努力打通

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与当代

人心灵诉求接通，与人类的现代

性思考接通。

可以说，这部作品力求灌注

深厚的人文精神，既有历史的纵

深感又融入鲜活的现代意识并努

力向现代性逼近，其精神指向试

图直指当下，力求走向未来。剧

中人萧何与韩信各自的悖论，有

可能引发当代人的诸多思考：站

在人性的立场，社会上每一个体

的人，一旦面临国家命运与个人

命 运 二 者 的 尖 锐 冲 突 将 如 何 化

解？无论古人今人，徘徊于家国

情感与个人情感二者之间又将如

何抉择？或可进一步思考：在特

定历史情势下个体的人焉能与历

史抗衡？甚至还可生发出：当代

人应如何履行人类精神的历史性

担当？观众是否会对诸如此类颇

具思辨色彩、令人振聋发聩的哲

学命题作一些引申思考呢？假如

一部当代戏剧作品能够引爆如此

话题、如此追问、如此哲思，其锋

芒所指大有直逼时代思想前沿的

势头，无疑将使作品更具深度、厚

度和思考的力度。

“当代的文化创造，应该成为

一种驱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文学艺术是精神领域的创造活

动”“应该以自身的精神创造引领

时代的精神”“通过精神创造的成

果，可 以 体 现 一 个 民 族、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时 代 的 精 神 和 价 值 取

向。”（引自《王文章委员：文化创

新的核心在于精神创造》，《中国

文化报》2011 年 3 月 15 日）我们期

待着更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以

人文思考的力量去引领当代人的

精神价值提升。

京剧《成败萧何》创作者在对

民族历史文化予以审美表达中，

力求人文思考和人性探索的足迹

能与时代同步，洋溢着时代的气

息，力求以更加深刻的立意直指

人心、引发当代人的精神共鸣，试

图由审美判断进入更加深邃的哲

理思辨层面，这并非对艺术作品

的苛求。因为艺术的终极目标是

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探索，与哲学

致力于以上范畴人类观念的本质

思考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上海京

剧院在新编历史剧创作中追求哲

理的品格，能让观众从中获取独

特的感悟，并获得思考的快慰和

智性的满足，是促使当代民族艺

术 跨 入 更 高 审 美 境 界 的 艺 术 追

求。上海京剧院多年来的努力，

正是在剧院集体的审美理想牵引

中延续着京剧艺术的生命。应该

说，上海京剧院全体同仁对民族

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谋求京剧艺

术的当代生存发展做出了创造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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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京剧《《成败萧何成败萧何》》题题旨的思辨性探析旨的思辨性探析
万 素

一 个 人 的 艺 术 鉴 赏 力 的 培

养，常常是触类旁通、相互影响

的。文学批评思想性的建构，基

本要义也应该是在艺术修养的熏

陶之中逐渐获得，而不是像一些

人理解的单靠搬弄一点理论概念

名词，或单靠翻阅几本理论书籍

就能解决。一位文学评论家如果

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缺乏深厚的修

养和体会，以为凭借一点小小的

聪明，或走一点捷径便可以获得

巨大的成功，我想这样的文学批

评是有点哗众取宠了，与有鉴赏

力的文学批评相比，根本就是南

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摘自 6 月 7 日《文汇报》）

“人们总问，为什么中国不能

出现像《哈利·波特》这样优秀的

作品？”张之路说，《哈利·波特》继

承了 19 世纪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

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而我们的一

些作家在创意阶段不是重视作品

创作，而是使劲考虑如何衍生出

“热卖”的玩具。“要知道，没有《西

游记》，哪来孙悟空？”久而久之，

无法形成儿童文学创作的风骨，

只能“另辟蹊径”地靠迎合市场获

得商业利益。

（摘自 6 月 8 日《人民日报·海

外版》）

艺术鉴赏力培养需要触类旁通

《成败萧何》剧照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时 评

“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

想桎梏的解脱？”“艺术品是否与

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

义？”——据说这些是参加法国高

考的考生所要面对的作文题。崇

尚思考，崇尚辩论，读书目的如

此，作文目的亦应如此。当然，由

于我们更多人还只能消化《论语

心得》那样的“读者体”文字，而根

本不敢直接去啃各类人文名著，

因此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显然还不

能这样“哲学”这样“高深”。但

是，高考作文至少应该给考生们

一个自由思考真实表达的机会。

（摘自 6 月 8 日《羊城晚报》）

高考作文应崇尚自由思考真实表达

如今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

卵的方式所获得的利益和所谓成

就充满魅惑，不仅使浮躁和功利

之风在戏剧影视界愈刮愈猛、诱

人迷失，不但影响了不少从业人

员的心态，甚至波及到了培养艺

术人才的摇篮——许多院校纷纷

新设艺术专业，其中有明显缺乏

艺术教学能力的学校；而一些艺

术类高等院校的教学内容，也出

现了受制 于 社 会 热 门 的 需 要 建

设自己的学科和设置教学内容

的现象。艺术教育面临着滑向

或成为制造标准件的代工厂的

危险倾向。

（摘自《戏剧文学》2011年第5期）

扫除艺术教育浮躁功利之风


